
始于汶川，立于玉树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一
群志愿者自发组织起来，进行信
息对接。“那时候应该说是协调，
就是将物资需求和供给两边搭
配上，包括车辆分配、物资运输、
分发、志愿者、道路情况等，虽然
参与很深入，但这里边没有其他
的专业性、技术性。 ”郝南回忆
道。

当时信息小组的一两百个
志愿者， 有的掌握司机情况、志
愿者情况、物资匹配度，有的掌
握灾区村镇需求。“我在自己的
大脑里构建了一个路径，就是在
对灾区有了从局部到整体的了
解后， 再接触到救灾资源的时
候， 对这个资源能够到达哪里，
去哪里最合适，有了一定的分辨
意识，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资源的
可及性和匹配性，但当时没有上
升到理论归纳的高度。 ”郝南说，

“在灾情信息搜集上，怎样核实、
验证一个信息的时效性、 真实
性、准确度，当时大家摸索出来
了一些工作原则，但没有记录总
结下来，也没有人有意识地去应
用这些经验，在这些东西刚刚形
成的时候，这次救援就结束了。 ”

用郝南的话说，这些经验在
汶川地震救援结束后，跟随各自
散去的志愿者们回到了“原子化
状态”， 信息处理、 协调上的经
验， 并没有得到非常细致的总
结。

这种情况让当年的志愿者
们心存遗憾， 也有不满。 所以
2010 年玉树地震发生后，“我们
马上意识到这个灾害可能很严
重，2008 年志愿者们憋着的那股
劲都还在， 我们第一时间就在
QQ 群里联动起来想做点事情。”
郝南说。

2010 年 4 月 14 日， 还是牙
医的郝南取消了下午所有病人
预约， 一边联络前方志愿者，一
边在后方迅速组成信息协调小
组，从北大招募的志愿者们很快
集合在一起，2008 年的经验在这
时第一次以成文的方式，传递给
了新一批的志愿者。

“我得教他们怎么做，于是
就把之前的经验，第一次以成文
的方式，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教
给他们。 这是完全土生的自己总
结的经验。 ”郝南说，“比如提炼
信息的六要素， 怎样核实验证，
信息的细节应该具体到什么程
度，确认后我们给这些信息逐条
进行编号。 编号时就特别注意到
格式问题，那时候已经在强调信

息中包含的时间、地点、人物、联
系方式、可追溯来源等，并且对
有效性设置了专门标签。 ”

经过整晚埋头苦干，第二天
一早，由这些编号信息组成的第
一期简报发送到各个 QQ 群，这
也是“简报”第一次出现。 当时信
息小组没有正式的名称，就叫做
玉树地震援助信息小组。 简报就
以这个小组的名义发送送了出
去。 为了避免在转发过程中丢失
时间标签，造成时间混乱，郝南
将信息作成了图片。

当时参与并坚持下来的志
愿者伙伴，基本构成了卓明的创
始团队。

这是卓明发展的第一个阶
段，信息发布还比较原始，只是
单条信息的汇总，没有更多的格
式、套路。 这个模式在 2011 年盈
江地震时得到了沿用。 2011 年，
壹基金办了“救灾行动奖”，郝南
10 位民间人士一同获得了“行动
公民”奖。

专业化内核的形成

2010 年到 2012 年， 灾害响
应较少，卓明团队的成员也都忙
于各自的本职工作。“因为当时
大家没有时刻准备着的意识。 ”
郝南表示。 这期间，郝南一直没
有脱离公益圈， 加入华夏公益，
参加友成基金会的灾害研究班，
第一次正式接触灾害管理，全面
了解灾害救援、重建的一系列专
业知识。

“2012 年岷县地震，我们知
道消息时已经晚了 48 小时，当
时正在跟华夏的人一起开会，卓
明与华夏的志愿者一起来响应
了这次地震。 ”岷县地震信息发
布所形成的简报框架基本成熟，
一直沿用到了现在。 因为两个组
织的合作，人员的混合，简报的
名字一直用的是“卓明华夏救灾
简报”，两个机构名字并列。

2012 年之后，卓明开始注重
救灾演练，郝南则在地震研判上
花了更多功夫。 2011 年从友成的
培训班开始学习，在小型地震发
生后练习推演，“那时候具备了
地震发生后，根据震级和周围环
境判断地方损失情况的能力，具
备了初步研判能力。 ”2013 年，演
练和研判能力都派上了用场。

2013 年 4 月 20 日， 雅安地
震发生之前，卓明刚做完一轮培
训和演练。 卓明在救援中的表现
得到了各方重视、 多家媒体关
注。 不只是救援领域，更多的公
益人知道了卓明，知道了信息协
调在救灾中的重要性。

“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大规
模地了解我们做的简报，转发量
还挺多的。 那时候微博成为重要
的响应工具，简报以长微博的形
式转发出去。 除了 QQ、微博，还
有 YY。 ”郝南说，“简报开始出现
预测性信息，我们预测到灾区会
堵车， 注意到救援的不均衡分
布。 ”

在紧急救援阶段，这种判断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天，卓明简
报发布了灾区需求的分布情况，
比其他人提前了至少 24 小时，
这也让救援力量认识、认可了卓
明的专业性。

2014 年鲁甸地震时，此前曾
出现的几家信息协调平台已经
退出了， 只有卓明还在继续做，
并且把这件事做得更专业。 鲁甸
地震之后，卓明响应小规模灾害
的数量在上升，将范围扩展到台
风、 山洪等其他类型灾害救援
中，并且开始尝试响应国外的灾
害。

也就是在 2014 年鲁甸地震
救援进行中，郝南辞去了他的牙
医工作，将职业的未来方向完全
放在灾害救援上。

“我的个人信念发生了改
变，机构也做了调整。 那年我们
响应了大概十次灾害，年底总结
时，7 个创始人决定卓明要走组
织化发展的道路。 ”郝南说，“第
二年我们就申请了南都基金会
的支持资金，开始谋求注册。 在
我专职参与进来之后，就有大量
的时间去接触专业的知识，不管
是公益行业的还是机构管理方
面的。 2015 年，我开始学习环球
计划，接触国际上的东西。 环球
计划的内容非常好，2015 年初的
目标就是把它学好，然后再推广
给大家。 ”

国际灾害响应

2015 年初卓明自己承办了
一次环球计划培训班，这是卓明
第一次正式组织项目式活动。 随
后就是 2015 年在日本仙台举办
的第三届联合国世界减灾大会，
这也是中国民间组织首次以代
表团的形式参加联合国世界减
灾大会。

“仙台大会对我来说是特别
重要的一个节点，这是我对世界
人道救援体系的第一次近距离
接触。 ”从仙台带回来的东西，郝
南消化了很久。

在把这个体系摸索得差不
多时，尼泊尔大地震发生了。“我
们内部已经在 2011 年就制定了
灾害响应流程。 但一级响应是空

缺的。 我有把握，有 20-40 人的
志愿者团队， 二级响应没有问
题。 但能不能进行一级响应，尼
泊尔地震我们打算试一下。 ”

当时卓明内部对此也存在
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应当主要
关注西藏灾区，有的认为外语能
力不足以进行国外灾害响应。 最
后卓明兵分两路，一部分关注国
内灾情， 一部分响应尼泊尔地
震。 郝南参与尼泊尔救灾还有一
个特殊因素，他当时在基金会救
灾协调会，协调会把这个工作交
给了他。

尼泊尔地震响应的志愿者招
募异常顺利，300个志愿者迅速到
位。“我最大的苦恼是 300人怎么
管，我没管理过这么多人，这是件
非常头痛的事。 志愿者都没有经
验， 还各有各的主意， 个性比较
强。 志愿者团队的理顺用了比较
多时间， 所以我们实际工作的节
奏慢了。 ”郝南表示。

“有一天真的蛮崩溃的。 崩
溃完之后，我心里有底了。 ”郝南
对这次海外灾害响应的总结是，

“从应急响应的目标来看， 这次
是失败的，我没没有真正帮助到
很多灾民， 很多工作做到位了，
但时间节点常常晚半天，而起不
到预期的作用。 另外，我们的产
出更多是中文，但国内的组织在
国际救援中的执行能力还不够
强大。 ”

“但是这次国际救援给了我
们很大的信心，就是在连英语都
不通的地方，我们还能招到懂尼
泊尔语的志愿者，甚至是尼泊尔
人。 我发现在灾害发生时，只要
运用方法合理，平时找不到的资
源，救灾时都能变成现实。 而且
这次救援验证了我们在国内演
练成熟的方法。 ”郝南强调。

2015 年之后，卓明响应国内
外灾害的次数开始爆发性增长，
每年 20 次左右， 包括厄瓜多尔
地震、意大利地震等海外灾害救
援，也包括台风、水灾、滑坡等多
种类型灾害。 技术上，卓明已经
由简报转向地图，在传播效果上
更优秀。

郝南表示，现在可以很自信
的说从专业性来讲，卓明不比任
何国际机构差。

众包低门槛 核心专业化

在运作层面，卓明是以众包
的形式来进行操作的。 内核需要
高度专业化，但众包给每个人的
一小部分前端工作，一定是低技
术门槛的。 这也是郝南从国际上
学来的经验。

低技术门槛容易做到，但是
核心的专业化却面临瓶颈。 近两
年， 部分核心志愿者因为家庭、
工作等原因离开，但补充新人的
速度却变慢了。 专业化对核心志
愿者的要求也在提高，也会特定
招募一些地震、灾害管理等相关
专业的志愿者。

郝南在内部培训时强调最
多的两点， 一是救灾的目的性，
一定要以灾民为中心，理解灾民
的苦难，这是出发点。 二是团队
要让参与的人有所成长。“没有
人是完全无私奉献的，付出要有
收获才能平衡，不管是心理上的
收获还是其他方面的。 要找到这
个平衡点。 ”郝南希望所有卓明
的志愿者都能获得成长。

对自己的专业性要求，换来
的是救援机构和政府的认可。

“政府比民间组织更认可我们做
的事情的价值，对于简报的准确
性，我们是引以为豪的。 ”郝南
说。 事实上，除了应急响应机制，
卓明还建立了保密机制，在发现
涉密信息后，都要按流程处理。

郝南认为， 与国际相比，国
内还缺乏就在专业性的 NGO，
卓明以信息传播为专长，而在卫
生用水、心理援助、灾害社工等
方面的组织也数量较少，救灾是
一个综合门类，如果这些都比较
萎缩，只有救援队和基金会数量
偏大，是不良发展的状况。

十年后最好的纪念就是———
现在，我能

回忆起 2008 年一起救灾的
伙伴，郝南表示，那是一群特别
执着的人。“它给了我们一种信
仰。 这对于我们来说很神圣，让
所有人放下分歧去做同一件事
情。 不管这个人平时怎样，品行
如何，在汶川救灾时，那个东西
是跨越日常的，只有在现场的人
能感受到。 ”郝南说，“2008 年之
后再也没有一个时刻，接近那种
状态。 ”

十年之后，这个影响在大家
身上在逐渐消退，但还是能看到
影子。“2014 年年初的时候，我再
到北川， 觉得自己可以放下了。
我现在做的事情， 跟 2008 年没
有关系。 我的债还清了。 ”

2018 年 5 月 11 日， 纪念 5·
12 抗震救灾志愿行动十周年的

“全国社会救援力量技能竞赛”
结束后，郝南在朋友圈发了一段
话： 十年以前最大的痛就是”对
不起，我们救不到你"；十年以后
最好的纪念就是———现在，我
能。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郝南：从“对不起，我们救不到你”到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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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公益人来说，已经习惯每次突发灾害，都有一个值得信
赖的组织，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告诉大家“灾情如何、最可能被
忽略的地方、最需要的物资……”

这个组织就是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 从 2008 年到现在，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从一个自发形成的志愿者群体， 发展成
为一家正式注册的民间组织。 在自身不断成长迭代的同时，也见
证着国内救援领域的 10 年变迁。


